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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試圖檢討施添福﹙1987﹚提出的原鄉論、潘朝陽的中心-四方﹙1994﹚以及人類學者提出的「宗族」、「信仰」、「市場」等模式。我們分別從土乞仔地區的歷史過程、家族發展與宗教信仰等三部分進行討論。在族群互動的歷史過程，從清初漢人﹙閩南人、客家人﹚的入墾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他們靠著各自祖籍地﹙廣東、福建﹚的關係網絡，結合同姓宗族的力量。其次，以土乞仔地區的彭家發展來看，客家人的分家過程，多為實質經濟因素。伙房公祠的保留，象徵家族凝聚的力量。在宗教信仰上，客家人的觀音、閩南人的媽祖、昭君娘娘﹙象徵了原住民﹚體現在信仰中心--新蓮寺，形成特殊的歷史經驗。因此，筆者提出土乞仔客家聚落的形成，不是從自身漢人﹙客家﹚的生活經驗，而是以新港社人生活領域內的新港社人、客家人、閩南人的互動經驗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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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1節  研究題目及其意義、價值

本研究是以高鐵苗栗站預定地—土乞仔地區的客家聚落的發展，進行相關歷史文獻的相關收集與整理。希望藉由這些歷史文獻檔案的整理工作，說明本地客家聚落及鄰近平埔族群、閩南族群的互動的歷史經驗。此一研究計畫的原初動機，是因為土乞仔客家聚落，就落在高鐵苗栗站預定地上，而隨著高鐵站址的設立，整體的人文景觀即將面臨重大的變遷，因此，為期望在發展與人文景觀之間的共存，有必要先就聚落發展的歷史經驗進行研究。

土乞仔，客家話的意思指的是河道的灣流處，它位在現今苗栗縣後龍鎮、造橋鄉與頭屋鄉交界處，沿著灣流處的頭到尾依序稱上土乞仔、中土乞仔、下土乞仔。土乞仔地區居民以客家移民為主，像是上土乞仔一帶的江氏家族、蕭氏家族，中土乞仔一帶的胡氏家族、江氏家族及彭氏家族，下土乞仔的彭氏家族。其間有少數閩南移民聚落，例如下土乞仔的魏氏家族。還有，鄰近的新港社平埔族群。本地的漢人﹙客家、閩南﹚，在這塊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上，近兩百多年的開墾歷史過程，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聚落形態。以下土乞仔的彭氏伙房聚落就是典型的代表。

清朝乾隆年間，客家人大量來台開墾。下土乞仔彭家的開台祖彭祥瑤，跟隨著原鄉的族人們，從廣東省陸豐縣五雲洞，乘著船隻來到台灣。他們從後龍公司寮附近上岸之後，帶著兒子彭雲彩到現今西湖鄉鴨母坑雷公崁開墾，並且跟後龍社的平埔族群的人交涉，希望跟社人租佃西湖鴨母坑附近的田地，之後彭家人的後代子孫，沿著後龍溪沿岸，到達嘉志閣社、田寮以及下土乞仔一帶開墾，奠定了彭家後代這百年來的基礎。

客家與鄰近新港社平埔族人、閩南人的聚落形態的差別在於他們以家族為主的夥房聚落。以下土乞仔的彭氏家族伙房聚落，是一具有客家傳統民居的建築風格的三合院。整體三合院的規模，以中心祠堂為主體，向兩邊護龍不斷擴散出去形成一聚落。龍身主體歷經三次的修建過程，其結構從早期土坋牆及茅草屋頂。在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地震過後，部份結構以木頭修建，屋頂則改成瓦片來覆蓋。民國五十七年，再次進行修建部份主體結構為磚瓦水泥牆的結構。

從格局來看，彭氏伙房的中央為祠堂，兩側則一排排的向外伸展的護龍，走進到彭家的庭院內，一眼就看到了象徵彭家「耕讀人家」的精神牌樓，祠堂門口前，有個半圓形的水塘，它除了有聚財的意義之外，也有養殖魚類或灌溉的用途。再者，彭氏伙房以祠堂為中心，其屋頂的高度高於兩側護龍的廂房，有明顯的高低層位，象徵了彭家(客家人)對於先祖的尊敬。這一房屋結構形式，也與祠堂內的所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相互呼應。

本研究計畫的進行，希望能夠藉由土乞仔聚落的相關文獻整理，了解到苗栗地區客家族群的開墾過程。同時，這樣的整理工作更具重要之處是，這樣的初步的整理工作，能夠為將來高鐵苗栗站的興建，提供在發展與人文景觀共存的契機。
第二節  相關文獻之回顧
過去對於聚落的相關研究，人類學者及地理曾嘗試提出他們各自不同的觀點來解釋聚落形成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認為：在台灣的祖籍分布與來台先後無關，分類械鬥各地的規模、頻率及影響程度各地不同，決定清代在台漢人祖籍分布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意即移民東渡來台以前，在原鄉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養成的生活技能﹙施添福1987：180﹚。他所出的原鄉論，強調來台的漢人移民的聚落形成過程，是複製原鄉的生活方式的生態基礎之上，這樣的討論忽略了不同地區及不同群體的互動經驗的差異。

之後的地理學者潘朝陽﹙1980,1994﹚累積他在貓貍﹙苗栗﹚地區的空間、歷史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傳統漢人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發展這樣的原鄉論。例如他以三山國王廟信仰為中心看到大廟即神聖中心。他的論點脫離了施添福﹙1987﹚以生態決定論的原鄉論，發展出傳統漢人中心-四方的宇宙觀。但似乎忽略了在這貓貍平原仍然活耀的熟番社。

人類學的漢人聚落研究，企圖以「宗族」、「宗教」、「市場」等模式來探討漢人聚落形成的不同模式。他們企圖提出：社會結構原則如何成為地方社會或社群發展的動力？﹙顏俊雄 2002a.﹚
Freedman﹙1958﹚的研究，從宗族組織的面向來看傳統漢人聚落。他認為中國東南社會的構成原則是以世系組織為主。世系組織的運作，反應了宗教、經濟、政治功能的運作。施振明﹙1973﹚重提日據學者岡田謙的「祭祀圈」理論最具開創性。他的論點，基本上延續兩位日籍學者的研究成果，一是富田芳郎﹙1943﹚的台灣「聚落」研究，另一是岡田謙﹙1938﹚提出的「祭祀圈」理論。根據富田芳郎﹙1943﹚的論點，他把台灣的聚落以濁水溪為分界線，分為北部的散村及南部的集村，同時提出生態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因素來說明這兩種聚落的形成﹙施振明 1973：193﹚。Skinner﹙1964-65﹚的市場模式研究，反駁中國社會的人類學研究，集中在村莊，扭曲了實際農村的社會結構。農民實際社會的邊界，不是由他所居住的峽窄的範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Skinner 1964-65：40﹚。Skinner發展出的基層市場體系的論證過程的弱點，在於當市場體系要從基層市場提升到中間市場或中心市場時，論證的經驗證據資料缺乏，淪於理念型或假設性的陳述。

人類學的聚落研究的理論模式，對於聚落的了解，常常落入某一面向或模式的角度來看，忽略歷史過程中不同群體的互動經驗。

因此，本研究從族群互動的歷史過程、家族發展及宗教信仰等三部份來進行討論。在族群互動的歷史過程中，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隨著漢人﹙閩南人、客家人﹚的入墾，他們如何靠著各自祖籍地﹙廣東、福建﹚的關係網，再進一步的結合同姓宗族的力量。當彼此之間有所利益衝突，統治上的差異，對於群體衝突的解決有不同的機制。其次，以土乞仔地區的彭家發展來看，客家人的分家過程，多與實質的經濟因素有關，伙房公祠則保留了象徵家族凝聚的力量。最後，從宗教信仰來看，客家人的觀音、閩南人的媽祖、昭君娘娘﹙象徵了原住民﹚體現在信仰中心--新蓮寺。

第3節  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從清代漢人移民進入本聚落與鄰近不同群體彼此互動的經驗。因此，就方法上，是從既有的地方官書，如《苗栗縣誌》、官方檔案如《淡新檔案》、《土地申告書》、《大租調查報告書》，以及《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胡家瑜編 1999﹚、《道卡斯後龍社群古文書輯》﹙潘英海、陳水木編 2002﹚等古文書，進行文獻資料的整理與解讀，並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文獻整理與田野調查並行的。 
文獻整理工作，是以既有官方蒐藏相關文獻，因此，能夠對於本地聚落形成的見解，勢必受限於既有資料的收集。因此，對於本地客家聚落的形成，能否借以了解到整個苗栗地區的漢人移民的模式，或是台灣移民社會的模式，有其特殊性及限制。

本研究的進度，先行收集與當地相關文獻進行閱讀，接著就文獻所載的歷史，跟當地居民進行訪談。訪談的過程，我們希望就前述的幾個方面的問題請教當地耆老，希望能夠從他們的記憶，佐以文獻所載，重構土乞仔聚落的發展過程。
第二章  族群互動的歷史過程

土乞仔﹙或穵仔﹚，它位在現今苗栗縣後龍鎮、造橋鄉與頭屋鄉交界處，沿著灣流處的頭到尾依序稱上土乞仔、中土乞仔、下土乞仔。地區的居民多是早期開墾本地的客家移民，像是上土乞仔的蕭氏家族，中土乞仔一帶的胡氏家族江氏家族及胡氏家族，下土乞仔的彭氏家族、魏氏家族。這些不論是來自閩南或客家的漢人，他們先後來此開墾，約將近兩百多年的歷史。

清代漢人沿著後龍溪與山腳之間的平原地帶來進行開墾。在開墾之初，這片平坦之地並非無人之地，而是原先居住在此的新港社的生活領域。我們從日據初期的土地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到︰

	類型
	大租
	舊租
	口糧

	租谷數額
	0.420
	0.190
	7.879

	比例
	5﹪
	2﹪
	93﹪


﹙台灣土地調查局  1902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校寄埧，頁233﹚
從上述土地申告書的資料來看，表列的大租、舊租、口糧等三項各佔的比例來看，番租﹙口糧﹚的比例佔的相當高，我們大膽的推測本地漢人的開墾本地過程，一直到日據初期的土地調查，漢人﹙閩南、客家﹚都要向鄰近新港社繳交一定租額
。

筆者新港社的相關研究﹙2002b，2003﹚，提出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的概念。它以新港社人為中心，與其周邊群體互動的過程所形成的社域概念。這樣的地域性群體，不是建立於因為對土地的所有權的宣告的屬地概念，而是一種因為群體的遷移變動，方使得這一鬆散的人，仍舊宣稱他們是同一群體，但絕非因為他們在語言、文化上的共同性。從乾隆年間到清末相關契約文書來看，新港社人活動範圍從今天的後龍溪中、下游兩岸的苗栗平原、後龍平原，東至內山的獅潭，西至海邊石滬。他們與漢人移民﹙閩南人、客家人﹚，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陸續有一些往來
。

乾隆初年，福建同安安溪人魏國榮、魏國俊、魏國雅兄弟入墾﹙洪敏麟 1983：310﹚。魏家入墾初期，跟當地的新港社互動頻繁，取得開墾的土地之後，他們開始由農耕轉而從商，並把自己的經濟能力投諸在後代的仕途。從《魏氏大族譜》來看，魏家的來台祖魏國俊﹙第八世﹚，開始在本地開墾。到了魏啟陞﹙第十一世﹚的手上，他們開始由農業轉而從商，他在後龍本地設立的泉安號，置帆船二十餘艘，營九八行﹙貿易商﹚於舊港﹙今新竹﹚、後龍、中港﹙今竹南﹚、紅毛港﹙今竹北山崎﹚，並旁及拓殖致富二萬餘租谷﹙魏國鈞 1973：53﹚。光緒年間，魏家的地方勢力不再只有商業活動的活躍，魏賢忠﹙魏葆貞，第十二世﹚成為副貢生，並於二十八歲舉秀才，官位為訓導，隨後日本人統治，更於明治三十五年八月授佩紳章為參事﹙魏國鈞 1973：54﹚。其派下魏芽﹙第十三世﹚，日據時期，也承襲魏氏家風從商。1935年的苗栗大地震，日本官方要求重建均以木材來興建房舍，因此，他從大陸東南各地從事進口木材，居積甚豐。我們從魏綸洲先生的訪談得知：

家父魏芽、家母魏朱烏尖從事木材事業，是苗栗後龍大木材商，從大陸進口福州杉，那時台灣發生大地震，許多房子都倒塌，木材需要量大幅增加，家父買賣大陸、日本及本地木材在後龍、苗栗、銅鑼經營木材事業，可以說是木材起家。家父從事木材生意那段期間，一面做生意，一面買土地，買許多的山和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就不做木材生意，大戰結束後，他成了地方上的大地主。家父國小肄業，沒讀什麼書，我是家中長子，家父望子成龍，一再鼓勵我好好讀書。在日據時代想受高等教育是很困難的，台灣光復前，我們後龍許多同學，大都報考台中一中或台北二中，那時新竹中學還沒有成立，我去考台中一中，初試及格，地方上都替我高興，但在口試卻落榜了，於是家父送我到日本求學，當時到日本讀書的大多不是學醫就是學法律，少數是學經濟的，像黃運金、劉闊才他們都當過省議員，他們兩位都是律師，都是日本留學，父親希望我學醫，但我不想學醫而學經濟。

﹙魏早炳  2002：5﹚

從他這一段的訪問中，我們知道魏家在地方上的發展，除了從事農業活動之外，他們也藉此發展商業活動，尤其，在日據時期遭受到大地震的災難，他們更開創了經濟上的活動能力。魏家藉此一地方上的經濟力量，開始介入了地方政治活動，魏芽在昭和12年，擔任後龍庄協議員。其子魏綸洲，延續父業，先後擔任過鎮代表會主席、縣議員、省議員等職。

從魏國俊公派下的地方發展，形成一個傳統漢人的家族性聚落。他們在宗教信仰上，自大陸原鄉福建泉州同安分香火到台灣的保生大帝—慈靈宮。我們從日據初期的土地調查資料來看：
理由書

台中縣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東西北魏家厝地南至路為界

右者緣慈靈宮

仮一二五番

右者緣慈雲宮原係是魏登外十人之共業地內而魏登外十人即將獻地獻與慈雲宮起蓋廟宇永為祠業會道帝國清丈之際理公據實呈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業主：慈靈宮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校寄埧 1901：175﹚

從這份文獻我們知道原來慈靈宮的主神保生大帝，是魏氏家族的祖籍神。魏家在此開墾多年之後，把他們原籍神明保生大弟分香至本地祭拜。興建慈靈宮的過程，魏氏家族的後代子孫魏登等人，把共同的公業土地捐獻出來蓋廟。雖然無從得知慈靈宮的信仰中心，何時設立但從魏家的開墾時間點上來看，可能早到乾隆年間。

接著，我們看到本地客家聚落的形成過程，約略比閩南人晚一些。乾隆末年，廣東嘉應人余增佐家族開墾本地
。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余增佐曾經與湯亮英等人買茄冬窩山場牧牛﹙淡新檔案  22709﹚。在開墾過程，地方人士向新竹縣堂提出告訴認為彭阿木兄弟侵占這塊牧養之地：
新竹縣正堂方

一件准分大委員馬　呈送

後壠新港莊湯全城等稟彭阿木兄弟恃強將牧養之地擅行開闢栽種稟請拍挖由□□□□並□契卷壹紙已領回

承糧總

光緒拾參年肆月

﹙淡新檔案  22709-1﹚
在這建訴訟案件中，官府為犛清彭阿木兄弟有無侵占牧場的情形，便要求彭阿木提出相關證據：

具稟後壠新港庄湯金城曾阿來賴脯□賴阿生吳庚□徐阿付等為□卷坑霸恃強開闢叩乞提究歸還以便擇□□□事情因乾隆五拾參年成方□先祖同向新港社業戶貓老尉共有買加苳窩山場□所價銀壹百大圓四址印券載明公議永作牧牛之場迨于道光貳拾年間經稟□廳憲封禁在案即將印契卷交于彭□收執庄眾週知罔料有彭阿木兄弟恃伊族大丁強膽將牧養之地擅行開闢栽種眾阻不理不惟違藐法且有鯨吞之心疊次向取契券堅執不還始則胡□□□限繼則如虎負嵎莫奈他何幸蒙　憲駕清賦吊出契券足見天理難逃王法常現除一面稟明□將□□理合將冤在情形呈明伏乞

委憲大老爺俯憐城等先祖一點婆心願資置業以濟農家牧養之便□恩准提究彭阿木兄弟交執契歸還舉妥掌管則憲戴二天恩同再造矣沾感切叩













　賴阿生　　賴阿受　

光緒拾參年三月




日具合稟後壠新港庄湯金城　　吳庚長












  曾阿來　　徐阿付

﹙淡新檔案  22709-2﹚

從這件稟文中，我們看到了這塊在茄苳窩山場的土地開墾是緣自於後龍新港庄湯金城、曾阿來等人跟新港社業戶貓老尉買來開闢為牧地。過幾年這塊土地禁止開墾，但是彭阿木兄弟卻憑藉著地方勢力強行開墾。從下面的證詞中我們進一步的釐清了土地從新港社業戶貓老尉之後，經過幾次的轉賣：

湯宗鍚

余榮和　竹南二保新港發　嘉應

曾阿來

竹南

新詞

具


湯宗鍚
六十七




余榮和
三十三

新港發




曾阿來
四十六

為事經德□懇准飭領以便換單執管事緣和先祖余增佐□□亮英賴鍚瓚賴日秀謝元岳劉廷榮曾悅達吳十一謝千五林春蘭陳以廣吳開龍吳□鳳朱得沛賴元書陳瑞梅彭雲猷淩禮周朱福星曾學華劉南華徐英超賴雙連張子香張尚禮黃傑文等於乾隆五十三年買有茄苳窩山場一所當議牧牛公地時契交服夥林姓間有彭阿木不知為何佈賂契反落伊手詎彭阿木契賂到手于同治年間開闢種蔗和等向較莫何幸去年三月蒙　欽憲清賦派馬委員扺犬經服夥湯金城等具稟彭阿木匿契開闢蒙馬委員電驗屬實當斥其非外隨蒙馬委員將契移交　憲台在案茲彭阿木懇黃紳南球前來勸處交還依然作為牧地和等思及先祖置業原為牧牛起見彼既認非交還似可聽處以省事端惟懇　憲天惜民無訟恩准將契飭領以便換給紅單俾管牧地永無伐混披情叩乞

仁憲大老爺　恩准所請施行沾感切叩

既願□□息事應准銷案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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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宗鍚

光緒十四年拾月廿八日　巨公正人
余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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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廷鳳









劉萬福









賴阿生



　　　湯宗鍚

領狀具領契狀人余榮和等今當

曾阿來

大差爺台前和等領得茄苳窩印契壹紙領回以換給紅單慶管業永無咸混不敢胃領合具領伏是實




案已和息契印發還
賴阿壽

朱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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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壬興

光緒拾肆年拾月廿九日具領契狀人　余榮和

陳廷鳳









曾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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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安

賴阿生

竹縣正堂施
一件据竹南二保後壠埔頂庄民黃英水呈稱伊有圳水被林媽德等截塞呈請提訊究辦由












賞承朱明

光緒柒年柒月十三日

日□

黃英水有五月廿八日不准呈一□
六月廿八日










六月十三日

﹙淡新檔案  22709-5﹚

從前文中幾位證人的供詞中來看，這片茄苳窩山場的土地自新港社業戶賣給了余增佐為首的墾戶，其後轉賣給林姓，但彭阿木為了取得這片已開墾的土地，找了黃南球來幫忙處理。道光七年﹙1827年﹚，余增傳、余增佐與李合記買下土乞仔地區的土地﹙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191-192﹚。

從新港社貓老尉的一份典當字契約﹙道卡斯新港古文書 1999：80﹚來看：貓老尉把兩處耕地，一處贌給江本鳳更種，一處為余尚箱耕作。隨後，典當給彭雲化兄弟。這份契約中，說明余家曾經贌耕新港社人的土地。之後把耕地再典賣給彭雲化。彭雲化為彭祥周之次子，彭祥周與後來開墾的彭祥瑤同為廣東陸豐縣五雲洞人。因此，我們從這樣關係網絡來看，客家人入墾土乞仔地區的過程，發現他們先是結合同一祖籍地，其次，則是結合同一姓氏的族人協力開墾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

下土乞仔的彭家的開台祖彭祥瑤，從公司寮一帶上岸之後，在二湖的鴨母窩﹙阿末坑﹚開墾。隨後，到苗栗平原的嘉志閣、其對岸的土乞仔進行開墾。我們從苗栗平原上的貓閣社與漢人謝昌仁、謝永江、張清九、羅開千、湯子桂等人訂定的重要契約：

立杜賣盡根斷契字人貓閣社全族人代簽總頭目八系米那貓口卜干有承祖先遺下貓閣社土地東至嘉志閣大墩腳為界西至西面山崗為界南至南勢山崗為界北至芒埔為界四至界址分明今同族人商議有意遷讓托中保引與漢人謝昌仁謝永江張清九羅開千湯子桂等官出首承買三面議定時值番銀伍仟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園埔山崗窩坑任從銀主前去墾闢管掌永為己業口六保有土地是先祖所遺與別社他番無干如有來歷交加不明貓閣社俱一力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日後貓閣社族人子孫不敢言貼此係二比干願各無反悔端口無憑立賣契一紙付執存照即日仝中收過番銀伍仟大員正完足再照又批明番族得在伍年內仕數遷離契內之地不得拖延聲明批照又批明四址界內碑為記互不欺犯若有楚情得歸返契執番銀再照又批明貓閣社番不得越界偷取牛隻殺人等情若有此情任漢人重罰批照又批明此契內土地得保有水流灌溉貓閣社不可斷取水源再照又批明漢番兩族得合睦相處若有外族來侵兩族得共同抵抗不可旁觀再照










代筆人謝芳昌








保認中人
總通事葛甲











林武力



彿抵











娘巴蚋斯


媽吻

· □首潘有為

在場見　彭祥瑤



何子造

立杜賣盡根斷契人貓閣社全社族人代簽總頭目八系米那口六干

巧立培技












　什班尤加利

﹙彭姓拓殖史古文書輯 2002：15﹚

在這件的重要的契約之中，貓閣社把今天苗栗市平原地帶的土地，賣給幾個漢人謝氏、張氏、羅氏、湯氏等家族開墾。契約中，更訂定出從事農耕的漢人﹙客家人﹚，當他們遇到來犯的外族﹙生番﹚時，卻要求兩族共同抵抗。在這份龐大的土地契約，幾乎把貓閣社的可耕之地，幾乎變賣。契尾的在場見，是由彭祥瑤擔任。我們推測，彭祥瑤派下的家族，約在乾隆年間，就已經從西湖入墾到嘉志閣。廣東陸豐彭祥瑤派下開墾的地區，包括了西湖、嘉志閣、土乞仔等地。他們靠著同宗的關係，開墾新港社的生活領域。彭家的四兄弟朝和、朝路、朝助、朝寶分家之後，長房彭朝和分得承買田寮庄鍾華昭、鍾應瑞水田壹處，田三甲又帶伙房壹片。長房彭朝和到新港社生活領域的開墾過程，他除了靠著分家之後的所得的基業，他進一步擴展：

立杜賣盡根田園山埔契字人余楊鍚華仝侄孫金桂蘭等有承租父遺下物業壹處坐落土名后壟新港仔溝背庄上挖仔原帶眾庄牛埔併帶加冬窩坡塘山坑壢底水路通流灌蔭原納新港社番租谷拾貳石正其田號段東至先賣彭家田為界西至圳崁為界南至河為界北至圳崁為界四至界址仝中面踏分明情因叔侄乏銀回唐別創愿將此田園出賣與人先儘問房親伯叔人等俱各不能承領托中送與彭清賜兄弟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直契價契佛銀玖佰大元正即日銀契兩交清白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短少等情自賣以後即交于彭清春前去掌管收租納粟永遠為為業一賣千休永斷葛藤根株悉援有浮沉木石所寫界內寸土不留日後永不得言贖亦不言贈我等情其田委係自己四房承租父遺下物業于伯叔人等無干不得異言並無包賣他人物業亦無重張典掛等弊倘有上手來歷不明不干買主之事係賣主一力抵當此係二比甘愿兩無逼勒令欲有憑立杜賣盡根田園屋宇地基契字壹紙並帶上手印契壹紙共貳紙付執為炤

即日批明實收到契內佛銀玖佰大元正親收足託立批

再批明加冬窩週圍壢底平埔□雀水田直透至巧崎　場見　劉興淑













　徐春華













　魏成宗













　羅清義

夾坑水口為界但係歸彭家掌管為業批的


說合中人林振京

　在場　　延福









　延壽









　延禎









　心蘭









　梅蘭

咸豐陸年拾月　日立杜賣盡根田園山埔契字人余楊鍚華仝孫金蘭桂蘭親筆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校寄埧 1901：216﹚

　　　　　　

從這份余家與彭家的雙方訂定的契約來看，自道光十年﹙1830年﹚分家之後，彭朝和派下的子孫彭清賜兄弟等人的努力，在咸豐陸年﹙1856年﹚跟余家再行買上挖仔﹙土乞仔﹚土地開墾。這二十六年間，彭朝和派下的開墾從下挖仔﹙土乞仔﹚擴及到上挖仔。彭家這股經濟力，與鄰近的福建同安的魏家、廣東的余家、江家來說，並不遜色。

從聚落的形成過程來看，經濟力的強弱影響了地方上家族的影響力。彭家在土地開墾過程與墾戶李合記的土地產權糾紛，可以看到國家體制介入地方家族芭展的過程。我們先從彭家與陳尋之間的契約來看：

立賣契人陳尋有自己置熟園壹所坐落土台新港仔穵仔內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家園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峻腳為界另中坵園壹坵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家園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峻腳為界四至明白另園壹坵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園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田為界另溪邊園壹坵東至路為界西至崁腳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陳家霄水溝為界田至明白今因乏銀費用先盡房親人等將園托中引就與李奇觀出頭承買三面言議時直價錢番陸拾捌大員正其即日仝中收訖其園即付銀主前去掌管耕種歷年納番租谷壹石壹斗參升永為己業一賣千休日後不敢言我言贖此係二比兩愿各無抑勒反悔亦無仝中典賣他人及來歷不明，北至陳家消水溝為界此亦因北界有溪突被洪水沖壞沙流填塞亦由陳家有埔園一小塊與私之園毗連而陳家亦出賣于彭姓而彭姓膽敢藉此填溪圖謀侵佔之額。
這張彭家與陳尋訂立的買賣契約來看，彭家提出此一證據的理由是要跟日本的土地調查局官員澄清這片爭論的土地是經由買賣而來的。而這片土地的東西南北的界址清楚，即使部份土地因為被洪水填塞，也是跟陳家的土地有關係，跟李合記土地的界址無關。李合記方面則提出的理由書：

理由書

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一坐落小土名挖仔內埔園四段

右者緣李奇觀自乾隆三十三年間買陳尋埔園計共四段而李奇觀生一子名李連生經木道光七年間出賣貳段與余增傳余增佐尚留貳段但李連生有六子而此業係是六人子孫未分之公業因六人傳下子孫眾多於是酌議將李合記為公號即交與李天恩管理歷管無異迨而後余增傳等轉賣于彭姓掌管不料彭姓巨族清國之時又有虎衿秀才更兼財多人壯膽敢恃強盜佔私之北界埔園況私累次向他理較曾奈彭姓人力眾多莫奈他何且北界之業被洪水流沙埋沒填塞亦因陳家有一小塊埔園與私之業毗連賣于彭姓以致彭合福之管理人彭華結藉此盜佔於今八年矣默思私之埔園契券內現留貳段何堪為彭合福之管理人彭華結盜佔哉今逢

土地調查官長大人測量之日到地繪圖則冤柳有伸仗乞拘集彭合福之管理人彭華結承買陳家之契到堂對諊兩造字据此核庶天日重見黑白有分而公候萬代其私四段界址臚列于左此段奉願候也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右

　　　　　　業主李合記

　苗栗廳苗栗一堡社腳庄

　　　　　　　　　　管理人李天恩　　（用印）

臨時台灣土地調杳局　　　委員魏靟　　（用印）

　後籐新平殿　　　　　　　街長蔡珍　　（用印）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191-192﹚

李合記在此把土地買賣的契約關係，把時間點往前推到乾隆三十三年間跟陳尋買的四塊土地，其中兩塊土地賣給余增傳、余增佐，其餘留給李奇觀的子孫。可是，因為遇到洪水引發北兩卻在這次的土地糾紛，主要是因為日據初期進行土地調查過程所引發北側埔園跟彭家有所衝突。從彭家與李合記各自的理由書來看，李合記的代表人認為這四段糾紛地，原是李奇觀與陳尋買得的，之後李奇觀之子李連生，道光七年把兩段土地賣給余增佐，余家隨後又賣給彭家。李合記對彭家所提出的控訴認為彭家在地方上不僅具有清廷官員的協助，而且是地方上的具有一定的經濟力。清政府當然站在彭家的立場，無意解決這個家族開墾過程，因應自然環境改變而衍生出新的土地利益的糾紛。協調彭家﹙客家人﹚與李合記﹙閩南人﹚之間家族﹙族群﹚的衝突，可以看到國家介入的情形。這四段糾紛的土地界址分別如下：

一土名坐落校背庄元新港仔挖仔內埔園四段

一頭段李天因現管理之業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家園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圳腳為界四址自管三額

一第二段埔園中坵園賣于余增佐而余增傳轉賣于彭姓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家

                          傳

園為界南至河唇為界北至圳腳為界此段彭姓現管之額

一第三段埔園東至張家園為界西至張家園為界南至河唇為界北至田為界此段係是賣于余增佐轉賣于彭姓現管之額

            傳

一第四段埔園東至路為界西至崁腳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陳家消水溝為界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197﹚

李合記認為北界的溪突被洪水沖壞沙流填塞，陳家把這土地出賣給彭家。因此，李合記認為彭家藉故填溪圖謀侵佔。彭家為了反駁李合記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書說明了彭家土地是從余家買得的土地，不是侵占的：

理由書

一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東至彭家田西至河南至李家埔及河北至小溝為界

仝所

東至竹圍西南俱至河北至李家埔為界

右李彭清福彭清春彭清賜兄弟三人於咸豐五年有合買余家田並埔地計貳所址在校寄埧庄迨至咸豐十年清福清春清賜兄弟三人分鬮此貳段之業係是清福鬮分應得之業其清福之號彭合福因清福子孫甚多將此業交與彭華結管理因光緒十四年清丈之時□業係溪邊之埔所以無丈至光緒十七年管理人彭華結等自備工本開築成業至今自己掌管耕作無異豈料李天恩突起不良之心將華結等南界之田埔倱界侵佔寔屬奇橫但華結等較之莫何懇求土地調查官長將二比契界查驗分明米免孱民有冤無伸理當稟明此段申上候也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業主彭合福

　　　　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頂庄

　　　　　　　　　　管理人彭華結

　　　　　　　　　　委員　魏靟

　　　　　　　　　　街長　蔡珍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長後藤新平殿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07﹚
在理由書中彭清福三兄弟在咸豐五年﹙1855年﹚，從余家買得土地。到了咸豐十年﹙1860﹚彭家分家之後，把土地交給族人彭華結管理。在光緒十四年，進行清丈時，溪邊的埔地並沒有測量。彭華結自己花錢開墾此一埔地，可是卻被李合記的人說成是侵占。土地調查局官方為了解決這一糾紛，要求雙方訂定和解契約：

立甘愿和解約字人李合記管理人李天恩彭合福管理人彭華結、彭華葵外五人等有紛爭之地址在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第一段東小區對岸西南李合記管理人李天恩野及園以及大溝為界，界內原野五筆火田四筆田一筆第二段東區對岸西南區溝小區李合記管理人李天恩原野為界，界內園一筆、田一筆，今蒙調查局長後藤政次郎殿之說合紛爭之業地一皆歸彭合福管理人彭華結及彭華葵外五人彭合福管理人彭華結及彭華葵外五人備些銀捌拾大元交與李合福管理人李天恩領收二比甘愿以後各業各管不敢侵界、滋生事端，茲立甘愿和解約字一紙付埶為炤

批明即日約字內銀捌拾大元就收茲訖

　　　在場証人

　　後境區街長謝爾詳　　（用印）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四日立甘愿和解約字人李合記

　　　　　　管理人李天恩　　（用印）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186﹚

在土地調查局的調查之下，他們雙方糾紛的土地都歸彭合福管理人。不過彭家需要準備捌拾大元給李合福的管理人，此後兩方就各業各管不敢再發生侵界之事。在這份和解契約解決了土地調查過程中出現新墾土地的糾紛。

在另一個土地糾紛的案件，發生在福建泉州同安魏崑崗與謝阿興的和解過程。在土地調查報告書的和解書來看，這塊魏家與謝家的土地紛爭有三塊：

和解書

座落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社土名校寄埧

　仮一四番，三田五坵

　仮二三四番，三田一坵

　仮二三田番，二山林一所

右之業謝阿興與魏崑崗，進升管理人魏葆貞二比訟爭未有清楚今蒙調查局屬吉田豐次郎殿之說合兩造均願和解仮一四番之三田五坵□謝阿興掌管仮二三四番，三田一坵及仮二三田番，二山林一所□魏崑崗進升管理人魏葆貞掌管謝阿興備□銀四拾元交與魏崑崗進升管理人魏葆貞收過以後二北甘愿各無反悔稟申是實


明治三拾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頂庄二拾七番戶








謝阿興






　仝庄仝番戶







　右代理人謝阿養




　仝應仝堡後壠所






魏崑崗進升管理人　魏葆貞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長中村是公殿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0﹚

魏家與謝家在土地調查過程中，出現了土地的糾紛，並不是因為土地調查過程中才出現的。土地調查局從雙方各自提出的買賣契約來判斷。謝家在首先行提出了理由書，認為這幾塊紛爭的土地為他們所有：

理由書

一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東至自己祖墳西至余家埔南至謝阿鼎田及山北至自己田為界右者謝日進謝祿進謝發進兄弟三人於道光二十三年明買何元偉田山壹所址在新港頂庄小土名獅仔頭至光緒元年謝祿進仝姪阿旺阿妹阿生分鬮時謝祿進仝侄情愿將此業抽出與阿興為承繼發進煙祀之業實此業係阿興應得之業歷來至今自己掌管耕作無異不料被魏崑崗魏進升管理人魏葆貞突起不善之心膽敢將此業偽造進等出賣之契券妄言生端但阿興莫奈他何懇求　　土地調查長官將他偽造契券細詳驗明免得庶民有虧理合投明此段申上候也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頂庄





業主　謝阿興





仝庄





代理人謝阿養





委員　魏靟





街長　蔡珍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長　後藤新平殿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19﹚

謝家從這份理由書中，先行把他們謝家歷代先祖的土地的界址說明清楚，接著把歷代契約買賣關係說明清楚。他們依續地把過去幾塊土地買賣取得的過程及相關契約文書表列。謝家認為魏家所提出的幾份契約文書是偽造做證據，謝家提出自己的相關證據如下：

台灣布政使司為掣給丈單照得全臺田園奉爵撫部院劉

奏明清丈陞科今新竹縣丈報聖字第八十八區號業主謝阿旺坐落竹南二里堡
十七號十八號  田番
後壠庄下則田參甲○分○厘壹毫陸絲其四至並賦則縣編造圖冊外合行掣給丈單永遠管業嗣後倘有典賣應將丈單隨契流交推□過割須單

右給新竹縣田主      　收執

光緒拾四年六月　　　　日給

台灣布政使司



　字第□號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5﹚

謝家先是把光緒四年間劉銘傳所發給的丈單，清楚記著田地的等級、數額及業主謝阿旺。接著，謝家在理由書中所說道光二十三年向何元偉購買：

立杜賣斷根田地埔園坡塘字人何元偉緣上年自承買有新港社番土目貓老尉與眾白番等山埔田壹所坐落土名獅子頭山望更寮東至弦崗直上天花水流內為界西至余家埔田為界南至芧遠番埔田為界北至山頂流水為界四至界址內田埔先年原在獅子頭山下橫築大陂塘壹□引在右山面天花水流入灌溉每年應供納番租口糧谷貳石正今欲別創愿將此業出賣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領轉託中人余振海說合引就與謝日進出首承當日仝中見面踏界址符合原契字約酌議時值田埔價




　發祿
銀壹佰貳拾大元正即日銀契兩交明白其銀並無短少亦無貨債準折保此田埔委係元偉自置物業與房親人等無干其大租口糧年清年款供納並無少欠升合有完單執憑至四至界址原仝中見面踏分明上下左右並無他人物業混雜無上首來歷不明之弊如有此情係何元偉仝中見人一力阻擋不干買主之事一賣千秋永無罣念藤斷根絕寸土不留自賣之後交與買主任從架造房屋住居耕作日後何元偉子孫不敢異說生端之事不敢言贖亦不言贈等弊此係二比甘心意愿並無迫勒成交恐口無憑立杜賣絕根由埔地陂塘字壹紙併先年向番給買字壹紙并上手連印契司尾共四紙合共五紙付執為照

即日批明親手接收到字內田埔價佛銀壹百貳拾大元正足訖批照




說合中人余振海




在場見人余廷祿






　杏華






宋昌榮





族叔何華城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日立杜賣斷根田地埔園坡塘字人何偉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粘司單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6﹚

謝家提出這張道光二十三年間的契約，其契約書清楚地說到獅子頭望更寮的土地原來是何元偉跟新港社番土目貓老尉承買的，後來由余振海當中人，由謝日進、謝祿進、謝發進三兄弟合力買下。之後，謝家分家之後，其鬮分書記載日進前繼之子命名阿興茲轉過繼給發進為嗣子永承嗣：

立拊育承桃字人祿進仝侄阿旺阿妹阿生等情因獅仔頭之業昔年定痛念發進身雖早故無嗣而枝本原同月永又蕉人丁薄祚是以爰請族戚前來商酌將日進前繼之子命名阿興茲轉過繼于發進為嗣子永承宗祧蓋嗣賴而養之無養何以承接祗將祿進與阿旺兄弟等鬮內門首中心公抽南北兩片相連塘下直透東西崁唇四處號繼經族戚踏明立界以為異日發進嗣子嗣孫之業永為香祀之需不得藉嗣典賣出于他人此係言念骨肉同胞之情鬮內抽出之業 將號斷據約歸管口恐無憑立拊育承祧字壱紙付為執□

即日批明嗣子據約歸管而行不得爭長競短又帶供納大租肆斗正立批

再批明日後上手老債經叔侄兩訖立批


依口代筆人國安

戚蕭永發興




 族承昌






天仁






魁樹

光緒元年拾二月日立拊育承祧字人祿進仝侄 








　阿妹








　阿旺








　阿生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8﹚

從這一分家之後，原有土地已經分割為四處，接著把謝阿旺與謝阿興再次分家：

再批明丁丑年八月間阿旺兄弟等與阿興夫妻不能同居意欲分飧經叔侄前來愿將旺等兄弟門首之田加均出五坵相連其房屋目前銃庫間以及牛蘭間相連壱間暫住安身異日橫屋做起加分瓦屋貳間共參間其樹木從北片路橋西至田尾埔崁唇係歸阿興守管立批


又批明其分發進嗣業倘異日兩房子孫昌盛不得加立分貲而嗣子□無生子仍然再立定慼嗣子主裁立批又批明租公正堂基隴土間及牛欄原為公眾共用不得相爭立批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9﹚

接著，謝日進與謝阿興把合買的獅子頭的土地賣掉：

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人謝日進姪阿興兄弟侄等先年有合買過何流民旱地田壱所址在獅仔頭山內抽出田尾荒埔壱段東至消溝透北至田為界西至魏家自己山埔為界南至魏家坆後土地公為界北至田岸崁直透到穴場為界四至界址明白今因托中前來愿將此坆地荒埔遜讓賣付與後壠街魏進升崑崗等出首承買當日仝中三面言定坆地荒埔價銀佛銀壱佰參拾大元正即日銀字仝中兩交明其坆地荒埔即踏付魏家前去掌管永遠週坆地至日後子孫不敢異言生端來龍亦不敢築坡起厝以及剪窨風水戕傷情弊如有等情係進等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今欲有慼合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壱低付執永遠為炒批明即日仝中親收過字內佛銀壱佰參拾大元正足訖再炒


再批明頂處落龍過脈永遠仍舊異日不得換新改移立批再炒








代筆人蟹德安□








為中人蘇同春□







在場見族親　謝福貴憑










侄阿興□

咸豐十一年拾貳月　日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謝日進福祿進升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32﹚

謝日進、謝阿興叔姪兩人，把獅子頭的土地賣給後龍街的魏進升、魏崑崗等。其間代筆人為新港社人蟹德安。並且附上謝阿興為繼承謝祿進的鬮分書：

立拊育承桃字人祿進仝侄阿旺阿妹阿生等情因獅仔頭之業昔年鬮定痛念發進身雖早故無嗣而枝本原同月永又蕉人丁薄祚是以爰請族戚前來商酌將日進前繼之子命名阿興茲轉過繼于發進為嗣子永承宗祧蓋嗣賴而養之無養何以承接祗將祿進與阿旺兄弟等鬮內門首中心公抽南北兩片相連塘下直透東西崁唇四處號繼經族戚踏明立界以為異日發進嗣子嗣孫之業永為香祀之需不得藉嗣典賣出于他人此係言念骨肉同胞之情鬮內抽出之業 將號斷據約歸管口恐無憑立拊育承祧字壱紙付為執□

即日批明嗣子據約歸管而行不得爭長競短又帶供納大租肆斗正立批

再批明日後上手老債經叔侄兩訖立批


依口代筆人國安

戚蕭永發興




 族承昌






天仁






魁樹

光緒元年拾二月日立拊育承祧字人祿進仝侄 








　阿妹








　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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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28﹚

相對面謝家所提出的一系列證據，魏家也不甘示弱。魏家把相關證據一一地提出：

一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校寄埧

東至消溝透北至田為界西至魏家自已山埔南至魏家坆後土地公北至田岸崁直透到穴場為界

右者魏崑崗魏進升管理人魏葆貞因前魏崑崗魏進升在日於咸豐年間有合買謝日進謝祿進謝阿興荒埔壱所在新港頂庄小土名獅仔頭現有買契為自買以後不料謝阿興履次開築成業侵佔埔界任阻不止橫惡難堪至今興妄言無賣此業實興欲覆此業但管理人魏葆貞莫奈他何懇求調查官長將契券查明虛寔免得庶民受屈理合投明段申上候也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魏崑崗






魏進升



苗栗廳苗栗一堡後壠街






管理人　魏葆貞






委員　　魏　靟






街長　　蔡　珍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長後藤新平殿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31﹚

魏家在理由書中先把雙方土地紛爭的界址說明清楚，並且認為咸豐年間，魏崑崗、魏進升兩人合買，謝日進、謝祿進、謝阿興在獅仔頭的荒埔。

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人謝日進姪阿興兄弟侄等先年有合買過何流民旱地田壱所址在獅仔頭山內抽出田尾荒埔壱段東至消溝透北至田為界西至魏家自己山埔為界南至魏家坆後土地公為界北至田岸崁直透到穴場為界四至界址明白今因托中前來愿將此坆地荒埔遜讓賣付與後壠街魏進升崑崗等出首承買當日仝中三面言定坆地荒埔價銀佛銀壱佰參拾大元正即日銀字仝中兩交明其坆地荒埔即踏付魏家前去掌管永遠週坆地至日後子孫不敢異言生端來龍亦不敢築坡起厝以及剪窨風水戕傷情弊如有等情係進等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今欲有慼合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壱低付執永遠為炒批明即日仝中親收過字內佛銀壱佰參拾大元正足訖再炒


再批明頂處落龍過脈永遠仍舊異日不得換新改移立批再炒








代筆人蟹德安□








為中人蘇同春□







在場見族親　謝福貴憑










侄阿興□

咸豐十一年拾貳月　日立遜讓出賣坆地荒埔字謝日進福祿進升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土名校寄埧 1902：232﹚

在土地調查過程中，引起本地廣東籍的謝氏家族與福建泉州魏氏家族，兩大家族之間為了土地界址紛爭，魏家認為謝阿興履次開築成業侵佔埔界，魏家無法容忍。因此，土地調查局在確立界址的過程，經由雙方各自提出的契約文書做為佐證。最後，土地調查局和解書判定由謝阿興拿出銀四拾元交與魏氏家族﹙魏葆貞﹚。

從廣東陸豐彭氏家族與福建李合記墾戶，以及廣東籍的謝氏家族與福建泉州魏氏家族的土地糾紛來看，他們分別是代表閩南與客家漢人介入新港社人生活領域的過程。家族或是墾戶的力量，在整體漢人的開墾過程，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

就國家的立場來看，清政府與日本治理對於新墾土地糾紛，有不同的處理態度。清政府的解決之道，是受到彭家在地方上的權威及財富，並未處理。可是，到了日據初期﹙土地調查局﹚，是以國家利益來協調因土地測量過程，所衍生出的土地利益的衝突。
第三章  家族與地方的發展

在土乞仔地區的漢人聚落的發展，家族的力量是聚落形成過程的重要因素。從江家、余家、彭家、魏家等家族在地方上的發展，影響了聚落的形成。本地家族發展的情形，我們以下土乞仔彭朝和派下的發展來看，其派下各房自道光十年的鬮分之後，漸漸形成地方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家族，其鬮分書如下：
仝立鬮書字兄彭朝和助朝路保等情緣兄弟仝居勤力耕種省儉成家置有田園屋舍在田寮庄大墩下阿末坑等處併牛隻家物谷石浮艮等項概行注明茲因家口浩繁難以理處經請族戚到前商議將此三處田園屋舍配搭均勻作四房憑鬮拈定各管其業長房朝和分得承買田寮庄鍾華昭應瑞水田壹處，田甲三甲又帶伙房壹片，四至界址契內載明。二房朝助分得承買田寮庄鍾應賢水田壹處，田甲三甲又帶伙房屋壹片，四至界址契載明。三房朝路分得承買大墩下庄胡德立水田壹處，田甲一甲五分五厘，又帶伙壹片，四至界址契內載明外又配搭浮租谷參拾貳石。四房朝保分得承買阿未坑白紹進水田山埔果木等項，又帶伙房兩座，四至界址契內載明，外又配搭浮租谷壹拾石。此乃兄弟允願，各無反悔，亦無逼勒，自分從之，家道興隆，子孫熾昌，永享無疆之福，今欲有愿，仝立鬮書字四紙，各執一紙永遠為照

即日批明朝路保所帶浮租谷共肆拾貳石，係承隴西山庄徐發欽之田利谷，若贖回之日，亦照利谷收回，銀母歸入朝路保二人額數，立批

又批明牛隻家物谷石浮銀等項，鬮書內未分者，另簿注明，日後仍作四房均分，立批

再批明現浮銀兄弟分飧之日，抽出參百元歸交長孫承受，寶弟第三男過繼觀妹弟嗣，兄弟念及上承租宗之祧，下啟子孫之緒，將浮銀抽出拾元，又將浮栗抽出十一遞年交寶弟收貯，後日以為嗣男，娶媳養生。再兄弟當日所有承買田屋之磧地銀，係公眾浮銀抵還。又阿未坑正廳屋一間歸公，以為香火堂，不得私受，立批

又批明助分鬮內崗仔水頭南至屈尺坵而上貳坵，又陸　遇尾鱉吃坵壹坵，共參坵係搭在和分鬮內，立批

再批明四房公嘗加抽出佛銀參拾大元，交與過繼嗣男清增名下娶媳養生之費，係朝保親收足訖是寔






在場族　淑雲經










弟朝勝











飛










戚葉茂連









　的筆姪清賜

道光拾年庚寅十二月




日仝立鬮書字兄弟朝路










　和










　助










　保

﹙苗栗縣彭姓宗親會編 2002：24﹚

在這份鬮分書說明了彭家的四兄弟朝和、朝路、朝助、朝寶分家之後，長房彭朝和分得承買田寮庄鍾華昭、鍾應瑞水田壹處，田三甲又帶伙房壹片。這個時候，彭朝和派下，開始在土乞仔地區開墾。另外，我們從長房朝和分得的土地來看，這片土地原來可能就是新港社人的土地，不過我們還沒有相關的土地契約證明
。在彭朝和手上，彭家在地方上開墾的產業不斷地擴大，其子嗣承繼家父產業的過程之中，也面臨了產業管理上的不便，再歷經咸豐十年等幾次的分家：

彭清賜彭清春彭清福兄弟三人於咸豐六年間有合買余家田園埔地壱所址在校寄埧庄至咸豐十年清春福及清賜之子明添三人分鬮此業係是清賜應得之業其清賜生下三子長名明新次名明添三名明安因明新身故其子華冉承繼明添身故其子四人華葵華乾華鳳華水而華鳳身故其子達求承繼其華水身故其子達相承繼仝承清賜鬮分遺下之業
﹙土地申告書苗栗廳苗栗一堡新港庄校寄埧 1902：209-210﹚

彭氏家族在彭朝和之後，龐大家產不斷面臨了分家的過程，各房鬮分包括田產、伙房等。我們從彭清德派下的鬮分書中看到，財產的類型包括了動產及不動產的部份田、牛、豬、谷石等項對。其鬮分書如下

立撥單分田約母傅氏情于先年我良人諱清德承母撥下分有水田兩處今蒙　祖宗庇蔭丁口浩繁難效九世同居之義欲為各分門戶之思故請得叔姪親戚到場將田壹概及家物牛豬谷石等項對　祖前憑鬮拈定作貳房均分壹撥嘗在公館庄江阿元一佃原□大小租谷陸拾伍碩正又帶無利磧地銀壹佰伍拾大元正今出小租谷肆拾石正係清德公傅婆生為飲食故為殯葬之需其餘貳拾伍石除屯租谷銀陸元仍作兩房均分既分以後各管各業毋得爭長計短上以承　祖宗令緒下以綿子孫遺休勿負怙恃所厚望也此係貳房允愿口恐無憑立撥單分田字字約貳紙谷執為□

一鬮撥定在嘉盛庄大墩下屋後四坵透屋前壹叚又帶兩過田壹叚原帶大小租谷陸拾伍石肆斗正又帶無利磧地銀伍拾元正除大租谷壹拾五石肆斗正仍實得小租谷伍拾石正又帶□屋前槓橫屋井酒灶糞房豬欄歸于一鬮掌管係榮印份旳

貳鬮撥定在嘉盛庄大墩下屋後冬秧地入水連下四坵直至伯公下一帶田一叚原帶大小租谷陸拾五石肆斗正又帶無利磧地銀伍拾元正除大租谷壹拾伍石四斗正仍實得小租谷伍拾石正又帶□屋□橫屋并豬欄糞房歸于式鬮掌管係榮翰份的

即日托明間內所帶□屋永不能□當立批
在場見族叔清賢福　戚□傅六喜

人批明內□長壹佰大元正立批




　清琳□　　婿邱河楊

又批明禾□魚池□湖永為公用立批

又批明工手老契老分鬮係母手□存仍有要用付為□□立批










依口代筆弟榮良憑

禾□至□










男榮印惠















翰

光緒陸年庚良歲九月



日立撥單分田約母傅氏

﹙苗栗縣彭姓宗親會編 2002：32﹚

這件鬮分書中，財產多數是由榮印及榮翰兩位兄弟共同均分，其中一部份小租谷肆拾石，是留給彭清德公的老婆傅氏，留作飲食、殯葬之需。客家人的習俗上，鬮分之後，會把派下分出的祖產留做一部份做為公嘗，成立了祭祀公嘗組織。這一留份的祖產，由每年田產所收的租谷做為每年彭朝和派下的家族祭典所需。以他們每年大年初二，舉行的家祭的過程，都由公嘗出資買供品。

客家人的清明掃墓跟鄰近的閩南人聚落不同。他們由其各房派下子孫來決定各世代祖先的祭拜時間，客家人稱「掛紙」
。通常選定的時間，約略從農曆年元月十五日到三月這段期間。它屬於家族性祭祀，如果是在祭拜來台祖或其派下某一祖先的墳墓時，以某位先祖之名成立公嘗的話，則會在祭拜其先祖之後，共同會餐。以本地的彭氏家族的例子來說，他們的來台祖彭祥瑤公的掛紙，以及其長房彭朝和公的掛紙，每年在祭拜結束之後，全部參與祭祀的族人會一起聚餐，藉以聯絡情誼。我們從一件彭家的祖墳土地紛爭的契約文書看到：

仝立合約定界字人彭華炳彭昶興張吹等情因在苗栗二堡北勢窩在彭家有祖墓山場壱處與張吹連界但兩造常有紛爭茲請得公人到山踏定界址各管以免日後紛爭之弊自今定界之後果有再越界紛爭者願坐霸佔欺騙之罪口恐無憑故特仝立合約定界字貳放壱樣各執壱放為照

茲將所定各管界址列明於左

一議定彭家祖墓後大夫凸透下西北片小峎至張吹祖墓後共凸轉透立左砂手小凸心直透下小瀝口為界此以上山排概歸張吹掌管立議是實

一議定張家祖墓左手砂小凸心卜山排直透小瀝口下消水溝為界此小凸心下流落消水溝內之山排概歸彭家掌管立議是實

一議定彭家祖墓後大凸背龍肋內雖然踏定歸張家界內掌管其張家不得開闢埔地耕作如有開闢耕作菁曲任從彭家廢毀不得異議立議是實

一議定彭家所定界址在下段之山腳齊外向張吹調定舊田嘴止之山腳俏張吹日後有要些少開闢成田及開山圳其彭家亦不得阻止立議是實

合約定界字


在場見人
羅東華






代筆人

張集興

明治四拾壱年壱月貳拾七日仝立合約定界字人  彭華炳







仝



  彭昶興







仝



  張　吹

﹙苗栗縣彭姓宗親會編 2002：28﹚

彭家跟鄰近張家北勢窩的墓地連界，經常界址不明而引發紛爭，彭家與張家只好以契約來重新訂定彼此土地的界址。對於彭家的人來說，凝聚家族力量的不僅僅是這樣的儀式而已，彭朝和公的龍蝦穴風水傳說，更為彭家人提供一種象徵性的凝聚力量。彭氏家族後代的說法
：

彭朝和到了晚年，曾回到祖籍地廣東陸豐縣探訪親友，覺得自己在台灣沒有屬於自己心靈的寄託。從故鄉迎觀音到下土乞仔公祠祭拜。他自己覺得回來台灣之後，所剩的歲月沒有多久了，他在家鄉找了一位風水師一起回到台灣，風水師在台灣一共三年的期間，平日都住在彭家伙房跟彭家的人一起生活找尋一塊適合彭朝和的風水，這段期間他四處探勘山邊與海顛，偶而幾次的探勘也帶領彭朝和一起。三年期間，風水師準備回唐山。風水師沒有告訴彭朝和到底他的陰宅風水看得如何。彭朝和不以為意，在風水師上船前一刻。彭朝和到岸邊送風水師回唐山，這時風水師招手叫彭朝和過來跟他說：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後龍山邊走著走著我撿個顆砂地上的花生殼給你你還記得嗎？我幾次探勘那裏的風水，是一個不錯的龍蝦穴，我在那塊砂地上放了一堆花生，方位也看好了，如果你還記得的話，那就是天意，你自己去找吧！風水師話說完之後，便搭船回唐山。過了幾天之後，彭朝和回憶當時跟風水走過的那段路，找到了他說所那個龍蝦穴，跟擺設好方位的花生。彭朝和遠離人世之後，他的兒子遵照當年風水師的指點將彭朝和下葬於此。

從彭朝和的陰宅風水來看，左邊山頭的形勢像是青龍，右邊山頭的形勢像是蝦的夾子，兩邊夾住了中間的台灣海峽，這就是龍蝦穴的形勢與方位。墳前的墓碑對聯刻著：「龍溪延綿繞吉穴，蝦水微茫匯案前。」正是這樣的寫照。

彭家每年的「褂紙」儀式，先由族老點好一大把的香分給每個來祭祖的子孫。墳前的案頭擺了簡單的五牲、紅蛋、蛋糕、橘子餅乾等的祭品，子孫們虔誠地向祖先祈求來年的庇蔭。每項的祭品都有它的意義，像蛋糕取其步步高生或取其發財之意。紅蛋象徵意義，是指每年來掃墓開春的意思。在儀式過程，象徵凝聚家族的力量。掛紙之後，他們一行人回到土乞仔伙房，委員會準備了十餘桌的簡餐給久未謀面的族人聚餐。族人不時地還會提到：「以前我們的祖先來掛紙場面相當熱鬧，家族的長輩是由四人轎由土乞仔沿著西湖溪走。在族人的隊伍前，有八音等陣頭領路好不熱鬧，沿途的人家好不羨慕彭家的人！」

彭氏家族伙房，相當具有客家傳統民居的建築風格。它歷經土坋牆及茅草屋頂、木造結構、磚瓦片、水泥牆等幾次的修建。從格局來看，彭氏伙房的中央為祠堂，兩側則一排排的向外伸展的護龍，走進到彭家的庭院內，一眼就看到了象徵彭家「耕讀人家」的精神牌樓。祠堂門口前，有個半圓形的水塘，它除了有聚財的意義之外，也有養殖魚類或灌溉的用途。公祠正後方的半月型靠背，形成前、後對稱的格局。整體伙房以祠堂為中心，其屋頂的高度高於兩側護龍的廂房，有明顯的高低層位，象徵了彭家(客家人)對於先祖的尊敬。這一房屋結構形式，也與祠堂內的所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相互呼應。

對於彭朝和派下的子孫來說，這個公祠伙房像是凝聚所有派下子孫的象徵。公祠伙房保留了他們可以不斷回來這個他們祖先最早立下的基業，派下各房即使不斷地分家，沒有分的是他們的家族的共同中心—公祠。

彭家在本地開墾過程，不斷地向鄰近開闢更多的土地。我們從一件退贌書，推測彭氏家族的土地開墾已經擴展到頭屋鄉的外獅潭一帶：

立退贌水田山埔字人苗栗广仁隆庄保字柚仔樹坑田番戶彭榮盛原賦有合盛公黨內八號田貳分七厘又帶田面山埔壱所情因乏力耕作前來招得仝广外獅潭保字中興庄三番戶胡阿興出首承耕田埔四界面踏分明即日言定每年應納田租早谷四石又言定每年應納埔租龍銀貳元五角正俱六月早□納清即日接賦現耕人胡阿興手內做來有利磧地龍銀柒拾大圓正言定每元每年貼早利谷四石正係將此田租谷量清其田埔年限自乙已年冬起至已酉年冬止田年為限限滿之日田完銀完兩不得異言此乃仁義相交兩無逼勒口恐無憑立退賦水田山埔字壱紙付為執照

即日批明寔收到宇內有利磧地龍銀柒拾大圓正親收足訖立批

明治卅九年丙什子月廿九日收回與字有利磧地銀柒拾田足訖

胡門彭氏福妹親領

在場見人張金城

林阿楊

依口代筆人胡阿漢

明治三拾八年　月　日立退賦水田山埔字人彭榮盛

﹙苗栗縣彭姓宗親會編 2002：40﹚

對彭家人來說，他們保持務農與讀書的「耕讀人家」。彭家先祖給後予代子孫，立下了從事農業耕作之餘，更鼓勵後輩讀書參加科舉考試的家風。在地方上彭家後代，積極參與地方上的事務：彭華冉，曾經在明治三十五年擔任新港區庄長；彭華炳，明治三十七年到四十二年﹙1904～1909年﹚擔任新港區庄長；彭達煥，大正八年﹙1919﹚擔任新港區區長，大正九年到昭和九年﹙1920～1934年﹚擔任後龍庄協議員；彭華正，昭和七年﹙1932年﹚、十年﹙1935年﹚擔任保正。
彭氏家族在地方上的發展，他們運用既有經濟上優勢以及龐大的家族人口，不斷地擴展開墾的面積。當他們在財富、土地等累積的過程，同時，也發展彭家族人在仕途上發展。也就是彭氏家族同時進行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累積過程，使得彭氏家族成為地方上具有一定權力的家族。即使彭氏家族，歷經不斷的分家過程，他們除了財產劃分之外，仍然保留住象徵彭氏家族凝聚力量的祠堂。
第四章  宗教信仰

土乞仔地區的漢人宗教信仰，因祖籍地的不同，而有不同信仰的祖籍神。福建泉州同安人的魏氏家族，他們的信仰中心是以奉祀保生大帝的慈靈宮為主。廣東陸豐人的彭氏家族，他們從原籍地帶來的觀音為主要祭拜對象。彭家在分家之後的各伙房，在各自讀公廳中也會擺設觀音來祭拜。土乞仔地區除了這種以其分香自原鄉的祖籍神之外，發展出跨越不同家族或族群邊界的宗教信仰，體現在兼具佛教與民間宗教信仰的新蓮寺﹙或稱慈安宮、觀音宮﹚。

從新蓮寺內碑文的沿革過程來看：

本寺前身是慈安宮﹙俗稱觀音宮﹚，緣於兩百多年前，遜乾隆末葉期間，由地方人士為祈求合境平安及行旅免番害起見，在貓貍﹙苗栗﹚、大田莊﹙現福星里田寮﹚及乳姑嶺造橋莊間道路西傍三叢樹下﹙即現址﹚俸祀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昭君娘娘﹙西漢和番公主﹚。由此神靈益顯。

至於嘉慶年間，初建小廟奉安，隨香火鼎盛，合莊荷承庇福，感斯善化，嗣後咸豐、光緒年間，又擴建廟宇。
民國十年，由地方人士聘請達珍尼師主持本宮，從事山門之整頓。漸從陋室僅堪容膝之觀音宮，擴建成為堂皇大廈之佛剎，於民國十七年更宮名為新蓮寺由余台宗居士為開山首任管理人，並聘請達珍尼師為首任主持   奉安     釋迦牟尼文佛及觀世音菩薩為主神，成為佛門最佳學佛聖地。

民國二十四年，遭中部大地震，整個寺宇竟被倒毀。昱年民國二十五年，由台中縣烏日鄉人林陳茶女士﹙法名善果﹚之善舉，獨捐重建經費以重建大雄寶殿及西廂房等﹙拜亭重建經費由地方人士樂捐﹚，於民國二十六年重建竣工。

民國五十六年，大雄寶殿年久失修，樑木被蛀，漏雨不堪，由地方人士之樂捐，改建堂皇的大雄寶殿至今。
從碑文上記載，我們約可以推知新蓮寺﹙觀音宮﹚，可能是本地漢人﹙閩南人、客家人﹚、新港社人的信仰中心。碑文提到的三叢樹，可能在上土乞仔一帶
。碑文所載傳說原名慈安宮，主要的祭拜神明是觀音菩薩、天上聖母及昭君娘娘。這三尊神明觀音菩薩、媽祖、昭君娘娘，分別象徵了客家人、閩南人、新港社人在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彼此之間的互動經驗。前文提到是下土乞仔的彭家從大陸遷移來台時，在祠堂內供奉著一尊由原鄉來的觀音菩薩。底下我們從寺廟的管理制度上，也會看到彭氏家族的人與慈安宮關係密切。再者，寺廟內所奉祀的天上聖母，可能是福建泉州籍的魏氏家族與慈安宮的關係，象徵來此開墾的閩南人。昭君娘娘，則象徵了當地漢人與新港社人的關係，藉此化解彼此的衝突。

若從寺廟本身由民間信仰轉變為民間信仰與佛教共存的過程來看，清乾隆年間創立之初到嘉慶年間，漢人移民﹙閩南、客家﹚陸續進入新港社人生活領域。漢人移民為尋求心靈的託付，開始在本地創立以祖籍神為主的廟宇，象徵了漢人開墾土乞仔的鼎盛時期。隨著，漢人與鄰近的新港社人互動頻繁，漢人民間信仰慢慢地溶入當地新港社人的生活，形成三尊主要祭祀的神明觀音菩薩、媽祖、昭君娘娘。日據時期，廟宇從原來的慈安宮改名為新蓮寺之後，同時遵循佛教禮儀與民間宗教。到了日據末期，日本人實行皇民化運動，本地居民受到日本人信仰的壓力，再次把觀音菩薩奉祀在寺廟內，同為廟中的主祀神明。這樣從漢人民間宗教信仰為主轉變為同時具有民間宗教與佛教禮儀的過程，看到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新港社人與漢人移民﹙客家人、閩南人﹚的特殊互動經驗。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苗栗地區大地震寺方進行重建，廟址選定現址。當時新蓮寺的重建過程，多數重建資金多數是本地的居民﹙信徒﹚捐助，從寺中的碑文記載：

	信士

彭榮養


拾大元 

彭華炳


拾大元

彭徐氏開妹

拾大元

江欽火


六大元

劉雲興


六大元

彭榮來


六大元

劉玉雲


六大元

彭榮安


六大元

彭華統


六大元

張阿全


四元

江造和


四元 

彭達輝


四元

觀音祀


四元

羅阿謹


四元

彭劉氏冉妹

四元

彭徐氏順妹

六元


	信士

陳城福


拾四元

彭李氏源妹

拾元

彭華火


八元

彭華仁


六元

江沐和


六元

劉泰金


六元

馬阿滿


拾貳元

賴炳生


六元

賴新生


六元

江彩鳳


六元

彭木生


四元

胡阿郎


六元

張金順


六元

彭華結


六元

謝清良


六元

陳春福


六元

江安鳴


五元

張阿業


四元

楊氏芹妹

四元

吳順安


四元

林劉氏和妹

四元


從這一碑文的捐助名單上來看，除了本地的彭氏家族佔多數之外，還有包括陳氏、江氏、胡氏、張氏等家族的參與，其中還包括了觀音祀的經費。

我們從廟側面牆壁的碑文上，可知寺廟的管理上，開始進入制度化的階段。寺廟的制度化，主要是因應日據時期為了方便對於台灣廟寺的進行管理措施，延攬佛門弟子來擔任新蓮寺的管理人。從寺內開丈方達珍尼姑的傳記碑文來看：

新蓮寺開山方丈達珍尼姑傳記

達珍尼師者後龍校椅里人心俗姓彭籍名在妹生於民前五年丁未成歲五月初九日其為也莊重謙恭稟性清高從幼聰慧異越深博塾師及長輩所器重迨及成年不戀世榮志尚空門以十三歲之髫齡即至新竹香山寺受薙度於妙全法師收為沙瀰於翌年十四歲復詣南湖石雲庵出家研修佛典凡所造詣頗獲上座之嘉許焉至民國二五年承胡里觀音宮管理人余台宗居士之聘蒞本宮從事山門之整頓特聘關西理名法師授予道場場法規奐然漸從陋室僅堪容膝之觀音宮擴建成為堂皇大廈之佛剎更宮名為新蓮寺繼于續置寺產喜田約壹甲大興道場廣宣佛法乞慕名而皈投座下之信徒約壹仟餘人之譜降及台灣光復第二年復遇內地盛名常悟和尚天光寺大致一生獻身命於佛門最嘉學佛之聖地位於苗栗造橋兩地之間交通方便環境清幽遙瞻苗市繁榮俯瞰清流悅耳使人一登佳境盡洗胸中塵慮惜尼師一生年謹五十有一即荼毘証果撒手人寰圓寂於民國四十六年丁酉歲十月十一日戌時遺偈示寂當其出殯之日群集執紼哀慟全縣庶民之淚或呈路祭或焚香示以哀忱盡其所抱度生之仁衷必有所未盡乎







弟子真敏仝敬立








信明







後學心達敬撰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碑文中，不僅說到達珍尼姑的俗名其實當地彭氏家族的後代，同時也說明了當時寺方找尋佛門子弟擔任管理人的過程，以及新蓮寺的規模。日據時期，開始管理人的運作過程，我們從寺內碑文「經理」的部份：

經理

彭華興  捌拾元

陳福梅  捌拾元

彭達煥  四拾元

巫洽新  貳拾元

彭華義  貳拾肆元

余台宗  參拾肆元

彭達香  貳拾肆元

江華鳴  四拾元

彭玉記  拾貳元

劉承恩  貳拾肆元

劉華戊  參拾陸元
這份經理名單中，我們推測立這石碑立的時間約在清光緒年至日據初期。名單中的彭達煥，大正年間，曾經擔任新港區庄長。劉承恩，曾經擔任光緒16年﹙1890年﹚新港社的土目。

由此可見，慈安宮的組織、管理，包括土乞仔地區各家族或族群的代表。另一位重要的經理余台宗，在慈安宮改為新蓮寺的第一位管理人。余台宗邀請的達珍尼師為第一任住持，則是土乞仔地區彭家的人。之後，新蓮寺管理組織設置管理委員會。若以現任委員會組織來看，共有15名委員，以信徒的分佈分別後龍校椅里有3名、豐富里4名、造橋豐湖里7名、頭屋獅潭村1名，並設監查委員5名，其中一名固定為魏家擔任。

上述組織成員，我們看到地方上的幾個家族或族群參與了新蓮寺的運作。寺內石碑上清楚的記載寺內資產：

基本財產寄附  余台宗  十八分之十五

              彭劉氏益妹十八分之二

              彭劉氏紅妹十八分之壹

不動產表示

竹南郡後龍庄新港校寄埧七十番仝所壹六九番之貳

仝所壹六九番之參仝所壹六九番之五仝所壹六四番之貳

仝所壹六參番之貳仝所壹六參番之參仝所壹六參番之四

仝所壹六九番之七共九筆永為寺內費用

基本財產  彭達泉  六分之參  表示校寄埧九十壹番之四

          林真敏  六分之參            九十壹番之一三

                                      九十壹番之一四

地  魏祥仔  魏水元  魏德仔  魏添智  魏經養

基  魏添真  魏經講  魏經碧  魏添柔  魏倫亭

寄  魏經杞  魏經盛  魏經滿  魏經滿  魏任仔

附  魏經兩  魏經岩  魏經河   魏陽

從寄附的名單上來看，余家是廟內主要財產的來源。基本財產則是以彭家為主。廟內地基則全部由魏家出的。從廟內的組成及廟產，多由地方上的余家、彭家、魏家等共同來運作。

每年，新蓮寺最大的活動，是在農曆的二月初二這一天舉辦媽祖誕辰的廟會活動。信眾在廟會前一天，組織媽祖進香團到北港進香。回鑾之後，便開始在土乞仔地區繞境﹙參見圖1﹚。

廟會活動的進行，主要是由當地居民共同擲茭來決定爐主、爐主及頭仔﹙頭家﹚。由信徒中擲茭決定出爐主1人、副爐主1人、頭仔27人﹙校椅、豐富、豐湖各9名﹚。廟會活動的籌備，在每年正月初九組成籌備會。廟會活動所需的經費，由緣首至各信徒家收取，收取經額由各戶自行決定
。在爐主/頭仔之下，依地區信徒多寡設數名緣首。目前，共有16位緣首，分別至各信徒家中戶收取。比較特殊的是，魏家並不參與爐主/頭仔等擲茭儀式，不過每年魏氏家族必定會參與廟會、祭祀等活動，及贊助廟會活動所需的資金。廟會當天舉辦的三獻禮、犒神的歌仔戲戲、布袋戲等均在寺廟外圍舉行，廟內行佛教的叩拜儀式。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延續先前的題問：社會結構原則如何成為地方社會或社群發展的動力？﹙顏俊雄 2002a.﹚施添福﹙1987﹚提出的原鄉論，以生態的角度，詮釋了客家人的生活空間。這樣的普遍性對土乞仔地區的泉州魏家來說則是一個反例。潘朝陽﹙1994﹚的研究，修正了生態角度的原鄉論，提出了本體論或宇宙論的中心-四方概念。但這樣概念，忽略了歷史過程中不同群體的特殊互動經驗。在本文中新蓮寺從傳說、組織運作等，不再只是漢人﹙客家人﹚主導，而是閩南﹙魏家﹚、客家﹙彭家、余家、江家﹚、新港社人共同在新港社人的生活領域發展出來。

人類學者從「宗族」﹙Freedman 1958﹚、「信仰」﹙岡田謙 1938，施振民 1973﹚、「市場」﹙Skinner 1964-65﹚等模式來看聚落的形成。忽略了不同群體互動的歷史經驗。本文的彭氏家族在土乞仔形成聚落過程，家族力量是其他魏家、余家、江家等，同為聚落形成的動力。各家族在地方發展的主導力量不同。魏家是從商﹙經濟﹚、科舉﹙文化﹚。余家則是開墾﹙經濟﹚、信仰﹙宗教﹚。沒有一個適切的模式能套入土乞仔聚落形成的過程。

因此，本文藉由文獻資料的解讀與田野資料，我們認識到土乞仔客家聚落的形成，不是從自身漢人﹙客家﹚的生活經驗，而是回到新港社人生活領域內的新港社人、客家人、閩南人的互動經驗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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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番租來推測番地的討論，可以參考柯志明﹙2001﹚《番頭家》一書的第十一章。


� 在這裡所談的新港社生活領域，不包括因為開墾等因素的大型遷移。筆者所知的資料，大量的農業遷移約在日據中期到光復初期，其中以埔里地區最多。


� 廣東嘉應人的余增佐﹙第十一世﹚，來台之後在土乞仔地區開墾致富，其後並沒有子嗣。余增佐墳墓是由清同治年間來台得廣東梅縣的余台宗﹙新蓮寺第一代管理人﹚來祭拜。


� 這一說法是現任祭祀公業彭朝和公嘗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彭達糊先生告知筆者的說法，他認為這片田產是從新港社人鍾姓人家買得。


� 掛紙為客家話，指每年元宵之後，到祖墳前掃墓。其時間的選擇各家族不同，約都在元宵與清明節之間選訂一吉日。


� 此一說法口述自彭達糊先生。筆者亦曾經與彭家族人掛紙時，前往彭朝和公的墓園。


� 有關新蓮寺的過往，筆者曾訪問余文秀校長。余文秀校長即是新蓮寺的第一代管理人余台宗的後代。每年農曆的二月初二，由新蓮寺舉辦的遶境活動，都會經過三叢樹伯公，可能是原來的廟址。文中說法，是訪問余文秀校長所得知的，在此感謝。


� 余文秀校長的說法，過去廟會活動的開銷是由緣首向各家各戶收取丁口錢，不過最近幾年多採取以戶為單位，自由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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